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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岭水库的竣工大会刚刚开过，六千余
人的建设大军和群众手持彩旗，正从水库西岸
越过坝顶向东岸前进，宛如游龙，浩浩荡荡，呼
声雷动。

作为佛子岭水库建设的总指挥，汪胡桢先
生在水库工地的办公室里，心情无法平静，他
想到了工程建设的一幅幅动人的情景，想到了
建设过程中攻克的一个个难题，想到了投身治
淮前的一幕幕艰难曲折，有对比，有感慨，更多
的是激动。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毛
笔，饱蘸红色墨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发
自肺腑的话语。

“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发挥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才有佛子岭水库
的成功。”

在汪胡桢先生《回忆我从事水利事业的一
生》的文中开头，他自谦地总结说：“我没有什
么才干，我只不过能抓住一切机会勤奋学习，
学到一点切合实际应用的水利技术，能为国家
做一些水利工程，教导出若干优秀的水利人才
罢了。”

他说到的，他都做到了。

水利报国 结缘淮河

解放前，汪胡桢先生学水、治水，胸怀满腔
报国志，四方寻觅治水策。1925年汪胡桢在《河
海周报》上发表了《水利救国论》一文：“有潦旱
频，仍农民不获安居乐业者，如黄淮运河参伍
错综之地……今欲调剂人工与农田之不平，惟
有自兴修水利始”，先天下之忧而忧、水利报国
救国的思想跃然纸上。

孙中山《建国方略》提出的“修浚淮河，为
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以及多灾多难的
淮河，给这位浙江嘉兴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连接起了汪胡桢与淮河的一生情缘。

汪胡桢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任教时，作诗
明志，寻觅治水策略。“淮河失故道，千里罹浩
劫，南通张季直，倡议宏宣泄。设立河海校，储
才为疏掘，我乃负笈往，水利识粗略。安知毕业
日，导淮声消歇，还因学小成，登名水部牒。”为
国民政府只倡导淮口舌，不施治淮之实而抱
怨。

1931年江淮大水，灾民遍地。汪胡桢先生
被聘任为第十二工赈局局长兼皖淮工程局总
工程师，利用美国小麦以工代赈，修复西起正
阳关、东抵五河的淮河堤防工程，召集灾民十
二万人，仅用7个半月时间，修筑淮河干支堤防
400多公里，发放赈麦3000万斤，及时有效缓
解了淮河灾民的殷切待赈。

投身治淮 规划淮河

新中国的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在
上海成立，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汪胡桢参加了
华东水利工作，提出“华东水利工作应先从治
淮开始”。

就此，华东水利部决定把设在南京的导淮
委员会改组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在郑州、蚌
埠、扬州各成立上、中、下游三个分局，制定了
在淮河水系上游山区建设蓄洪水库，达到防洪
和开发灌溉、航运、水电等综合利用的目标。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任命汪胡桢为淮
河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1950年4月11日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汪胡桢为华东水利部副部长。

随后，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由南京迁往蚌埠
与中游局合并，汪胡桢是第一批进驻蚌埠投身
治淮的亲历者，开始了淮河治理的前期考察与
规划，为新中国治淮做好了前期技术准备。

1950年7月，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洪涝水灾，
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根治淮河的重要指示。8月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治淮会
议，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淮河水利
工程总局和筹建中的治淮委员会紧锣密鼓地
着手拟定具体的治淮方案。

为了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11月6日治
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改为
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汪胡桢任工程部部长，制
定《治淮方略》，随同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专程
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很快获政务
院原则批准，1951年4月治淮委员会正式发布
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掀起了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一次治淮高潮。

治淮方略初步报告，提出了修建山谷水库
工程、润河集蓄洪工程、正阳关以上淮河中游
蓄洪工程、正阳关至洪泽湖之间淮河干河排洪
工程、洪泽湖蓄洪及浮山以下至三江营排洪工
程，开辟入江水道工程和水的利用等。

在方略的山谷水库工程中，明确提出了开
始建设佛子岭、梅山等水库的目标。

使命担当 建设水库

早在治淮委员会成立之前，淮河工程总局
依照“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和治淮方略的初
步设想，许多前期工作均已提前进行了准备。

1950年10月汪胡桢已协调浙江省地质局对佛
子岭、长竹园两水库进行了初步地质查勘。治
淮委员会成立不久，汪胡桢就邀请中国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的工程师谷德振和戴广秀到大别
山对佛子岭等水库进行地质调查，并组织完成
了地形测量、河道测量、水文测量、地图绘制、
土壤试验、混凝土试验和地震资料收集等水库
设计的前期工作，在其基础上，分析坝址、设计
坝型。

经过初查和复勘，在梁家滩到梅家渡一带
先后拟定了四处坝址，根据不同的坝址条件设
计了不同的坝型。

汪胡桢和淮委的同事们先做出了连拱坝、
平板坝方案，从仅有的一些水文资料，定出坝
顶高程及防洪和兴利库容。在坝型设计中，共
进行了连拱坝、平板坝、重力坝、堆石坝、土坝
共五种坝型的设计和比较。经过讨论对比，认
为采用连拱坝，优点较多，也比较适合佛子岭
水库的建设实际和需求。

曹楚生在《难忘的佛子岭》中谈到，汪胡桢
根据我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当地的具体
情况，从工程量、造价、技术人员和施工设备状
况各方面综合考虑，坚持选择连拱坝型是符合
事物发展规律的，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证明也
是正确的。

汪胡桢在《回忆我从事水利事业的一生》
中，也谈到了佛子岭水库真正选择连拱坝的原
因，简明扼要地讲到了当时的经济条件、淠河
的水文特征、技术和环境条件等因素考虑，更
有许多细节考虑，如建混凝土重力坝，则需要
大量水泥，交通不便，水泥用量无法供应，而采
用连拱坝，水泥用量仅需重力坝的2/10，水泥
供应及运输问题就解决了；如可增大水库库
容，而增大库容难免增加大坝的危险，在这方
面连拱坝比土坝要安全；如连拱坝可较平板坝
少用水泥与钢筋；如水力发电机组可设在坝垛
之内，不需要另建厂房等等。

当然，推荐的混凝土连拱坝方案，在当时
全世界上仅建有两处拱坝，在我国境内尚无先
例，许多技术人员不说见过，连听过的也是为
数不多，既无经验可寻，也无现成技术参考，一
切都是从零开始，技术风险可想而知。虽然汪
胡桢先生经过计算，心中是有数的，敢不敢建
设、敢不敢担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样去说
服领导决策，怎样让专家信服，还是需要去做
许多工作。

1951年冬，汪胡桢先生专程去上海向华东
军政委员会主任曾山同志(兼淮委主任)汇报。
考虑到汇报内容涉及许多工程图形和技术术
语，难以作形象具体的表达，汪胡桢特地请木
模师傅按照一定比例做了一个工程模型，在汇
报时照着模型进行讲解。曾山主任听了汇报
后，同意佛子岭水库大坝采用连拱坝型，并说

“支持你搞佛子岭工程”。汪胡桢听到领导的肯
定意见后，如同得到了战斗命令，立即开展了
一系列的工作。

能不能建的问题也解决了。接下来还有怎
么样建，技术是否可靠，施工有无能力，力学分
析是否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认
证，需要请国内有关方面的顶级专家，帮助研
讨认证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在淮委秘书长吴觉
的支持下，1951年11月12日在佛子岭工地的一
所草屋里召开了专家会议，邀请了当时国内工
程界的顶级专家，有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
黄万里、张光斗、须恺、谷德振等，在三天的讨
论中，大家几乎一致主张采用连拱坝的坝型，
也提出了如遇横向地震，坝体稳定问题。会后，
钱令希与黄文熙两位专家对坝垛的侧向地震
作详细力学分析，肯定了坝体在九级地震时稳
定方面没有问题。

专家会后，汪胡桢先生请钱正英同志到蚌
埠向淮委汇报，到上海向华东水利部汇报，也

专程向曾山同志作了汇报，并请他对佛子岭的
坝型作最后的决定。曾山同志在仔细地听取了
钱正英同志汇报后，果断决策：既然中国专家，
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
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决定采用。当曾山同志的
决定由无线电传到佛子岭时，在工地的技术人
员欣喜若狂。

工作中，汪胡桢也常常鼓励身边的技术人
员：干工作要有上进心，还要有点冒险精神，这
是动力，墨守成规，畏首畏尾，是干不了大事
的。足见汪胡桢先生的责任担当和水利报国使
命。

遵循科学 独立自主

在汪胡桢到上海向曾山同志汇报佛子岭
拟建连拱坝的设想时，利用来沪的机会邀请了
一批专家，就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施工方法和施
工设备问题组织过一次座谈会。会上有位丹麦
洋行经理表示可以承包工程施工，但不向中国
出售施工设备。汪胡桢听到丹麦人的意见后，
当即表示我们新中国自己的工程，一定要由我
们自己建造，工程决不会外包。

的确，新中国成立之期，帝国主义国家对
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混凝土大坝浇筑所需
的拌和机、振捣器、升降机等机械设备均无法
从国外进口。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汪胡桢不
畏强权，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汪胡桢
的指导下，依靠群众的创造精神，自己动手，改
造了国产的拌和机，试制成功了振捣器，利用
一台30千瓦的矿山卷扬机，把拌和的混凝土提
升到50多米的高度，完成了佛子岭水库大坝的
浇筑任务，而且这些自制设备还推广到了淮河
流域和全国的其他大型水利工地。

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专家在治淮规划中
确实帮了不少忙，也解决了许多技术性问题，
但是苏联专家应用的技术规范偏于安全和教
条。如在佛子岭水库设计时，对佛子岭拟建的
连拱坝型，苏联专家却不以为然，汪胡桢坚持
科学的计算结论，维持了连拱坝设计。如张光
斗同志从北京南来佛子岭时，在火车上看到了
苏联葛里兴教授著的《水工建筑物》，书中对重
力坝廊道上游坝面间的距离与水头的比率有
明确的规定，认为连拱坝设计中的面板必须加
厚，否则难免渗漏。汪胡桢在查看美国及法属
阿尔及利亚两个连拱坝的资料后，发觉这个比
率都较小，完成后不会渗水，所以也明白了葛
里兴的规定偏于安全。后来佛子岭水库建成蓄
水后，面板中果然没有发生渗漏现象，证明设
计的混凝土面板厚度是能足够防止渗漏的。还
有一位苏联的水力学专家，他说我们大坝是建
在光滑的基岩面的，有滑动的可能，必须把坝
基挖深五、六米，使垛墙嵌在岩基中才可避免
滑动。但是我们的技术人员经过设计和研讨都
已明白，连拱坝是依靠坝底与基岩间的摩擦力
来抵抗库水的推力，是没有必要把坝基挖深
的，如果把坝基挖深五、六米，既耗时间又费投
资，也是不可取的。汪胡桢在回忆录中也提到
过此事，他说：已经过三十年了，我们都健在，
坝也没有滑动，三十年中大坝已久经洪水与地
震的考验，而且在1969年洪水漫坝，坝体仍绝
不滑动，可见我们是胜利者。

当然，对于合理的建议，汪胡桢也会毫不
犹豫地采纳。如苏联专家布可夫，建议在泄洪
管口加一扩散槽，使水舌喷向空际，扩散消能。
就马上请黄文熙领导的南京水利实验室帮助，
由陈椿廷做了模型试验，知道它的消能作用确
乎很大，于是把设计的泄洪管口图纸跟着就进
行了修改。

佛子岭水库施工建设中，汪胡桢先生充分
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的智慧，解决了
一个又一个难题。如用悬臂梁式桁架梁来解决
狭长木模板的安装稳定问题，被工地上称为

“朱板王梁”模板；如为解决垛墙升高，建筑安

装拱圈模板困难和危险性问题，设计试验成功
了平行的三阶拱，拱面张以钢板的钢模壳和沙
箱脱模技术；如为解决混凝土水灰比、坍落度
及使用加氯剂或其他添加剂，工地购置了设
备，建成了材料试验室，定出了各部位混凝土
的级配，使用了加氯剂，制定夏季及冬季混凝
土的浇筑制度，使用了插入式混凝土振捣器，
并取样作28天及较长龄期的强度试验，苏联专
家沃洛宁参观后说，这个实验室很先进，也是
连拱坝混凝土浇筑质量的重要保证；如为降低
夏季混凝土的入仓温度，采用了拌和水制冷设
备，制成冰块与低温的拌和水；如为解决连拱
坝的垛墙中收缩缝填实问题，经试验室多次试
验，试制成功了膨胀性水泥等；如为能使连拱
坝缩短施工周期，经过调研，推行了分区平行
流水作业法，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如试制成
功了双筒气压式灌浆机；如利用美军剩余物资
中的Frsno拖斗、配置钢索及电动卷扬机，组装
成了水下采取砂卵石装置；如主动配合上海厂
家研制出了自制的风动振捣器，佛子岭工地也
成为了第一个使用振捣器的工地等等。

工程质量 历史见证

在佛子岭水库施工中，汪胡桢把质量视为
任何一项工程的首要问题，防微杜渐，点滴抓
起。

据同事朱起凤回忆，在混凝土施工初期，
汪胡桢曾在垛墙的外墙边缘，发现嵌有一条约
5厘米宽的麻袋片，为此整个工地停工整顿一
天，并把发生这问题的日子定为“工程质量
日”，以引起人们对质量问题的重视，通过整
顿，在混凝土浇筑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
质量问题。据同事曹楚生回忆，在基岩上第一
次浇筑混凝土时，汪老亲临现场监督，要求十
分严格，一丝不苟，毫不马虎，当基坑岩石已
达到要求，浇筑混凝土前，必须用水清洗基
坑，并用抹布把水迹擦拭干净，才可浇筑，一
点也不含糊。

在佛子岭工地建设中，为解决技术力量
不足的困境，采取了边工作边学习及技术知
识互相交流的方法，使大家得益很大，培养出
了许多知识比较全面的技术人员，为我国的
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保障了
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工程质量。在刘海粟先生
所手书的“佛子岭水库落成记”碑文中提到，
佛子岭水库工程为新中国日益发展的更大规
模的水利工程培养了一批干部，其中包括设
计干部和施工干部，各种工种的技术人员，参
加水库建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也很快地学
会和掌握了技术，大专学生大批地来工地实
习，所有参加工地建设的技术人员、工人、人
民解放军战士、实习的学生，都亲切地称工地
为“佛子岭大学”。

值得一提的还有水库验收，在水库二期
工程混凝土浇筑、封拱和闸门安装等一系列
工程施工最繁忙的时候，佛子岭水库工程指
挥部提前成立了工程验收委员会，汪胡桢任
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着手准备起关于水库
验收一些有关的前期工作，并整编了10本全
套完备的验收资料，其呈报和验收程序相当
规范，手续一应俱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
治淮工程中，建设程序有如此规范的验收要
求，堪比如今的水利工程建设的验收规程，甚
至细节更细，准备更全，要求更严，时间更长，
让人无不震惊。

当然，水库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施工
期就经历了汛期多次洪水的考验，1954年汛
期上游洪水位高达106 . 2米高程，特别是1969

年发生的洪水漫坝事故，坝身安全无损；同时
水库还经受了1954年工程建设期间4级和5级
二次地震的考验，以及1973年20天内的900

余次地震检验，坝体依然安然无恙。历经过这
些自然界的严峻考验，也让汪胡桢先生感得
欣慰，充分说明了佛子岭水库的设计和施工
质量是卓越的，大坝是安全的。

连拱坝的建成，是我国水工建筑上的大
胆尝试，具有很高的技术成就性，当时在政治
上、在国际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连拱坝也
开创了我国水工建筑史上的新纪元。

1963年汪胡桢先生听闻淠史杭灌溉骨干
工程基本建成的消息，欣然作诗，难忘淮河，
回顾治淮。

“皖西我亲往，佛子岭扪险，建成连拱坝，
治淠兼发电。”

毫不夸张地说，汪胡桢先生把他的一生都
贡献给了中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他因建设了佛
子岭水库连拱大坝，也由此被水利界誉为“中
国连拱坝之父”，这位从嘉兴湖滨小筑走出来
的一代水工，成为了中国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的
开拓者，他的治淮伟绩功不可没，他的高贵品
德值得我们深刻铭记和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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